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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足禅师成神的文化透视

普足为北宋闽南禅僧，殁后即被尊为神(俗称“清水祖师”)，至今香火兴盛不衰，形成引人注目的信仰文化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并展开探讨。本文认为试图就普足禅师在宋代成神进行文化学透视。现试陈管见。

一

普足是一位禅师并被神化的佛教俗神。探讨普足成神有必要从中国佛教本身演化入手。唐代以后，佛教禅宗出现了与佛教其他宗派相互融合渗透的趋势，即禅净融合、禅密融合等。普足禅师身上正好可以看到禅净融合，禅密融合的印记。
普足一生突出的功绩之一是兴造了一大批桥梁。据记载，普足于本邑永春大静山明禅师处得法后，归高泰山原栖止之庵，“用其师之言，乃劝造桥梁数十，以度往来”。​[1]​元丰年间，称居安溪县清水岩，“以其年，造成通泉桥、谷口桥；又十年，造成汰口桥，砌洋中亭。縻费巨万，皆取于施者”。​[2]​众所周知，唐代，净土宗不仅主张而且热衷于造桥修路做功德，而禅宗则反对此举。五代以后，禅宗为了自己宗派的生存发展，有意识地吸收净土宗的信仰与实践，于是出现了禅僧热衷于造桥修路之事。笔者认为，普足禅师就属于这类禅师。《华严经》说：“广度一切犹如桥梁”。普足禅师广造桥梁，既是“以度往来”​[3]​的行人，又是实践普渡众生的佛教理义。
祈雨是普足一生又一突出之处，而且较之广造桥梁度人的善举尤著。据记载，普足得法后先归住高泰山，“后移庵住麻章，为众请雨，如其皆应”。​[4]​由于普足禅师屡次祈雨都能如愿以偿，所以，他的名声很快就越出永春县。“元丰六年，清溪大旱，便村刘氏相与谋曰：‘麻章上人，道(P.10)行精严，能感动天地。’比请而至，雨即沾足”。​[5]​在中国佛教各宗派内，祈雨原是唐五代密宗僧人的宗教实践，但是到了宋代，禅宗等宗派亦普遍采纳密法，显密双修，出现禅宗僧人祈雨现象。上述所引有关普足祈雨的记载表明，普足禅师也是位兼修密法的禅僧。他生前以施法术祈雨闻名，被民众视为“道行精严，能感动天地”的神奇和尚。
显然，普足是一位兼修净土与密的禅僧，而在佛教的“解”与“行”方面，普足重“行”亦即重佛教的修习与践行。他一生所为都是“济人利物”。​[6]​在民众眼里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大慈大悲的“菩萨”僧。他殁后被尊为神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二

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造神文化土壤与温床。历史人物的成神往往起于民间。普足禅师生前广造桥梁“以度往来”的善举与祈雨近乎“神话”般的“如期皆应”，在民众心目中已是“活神”、“活菩萨”，并由此产生崇拜与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广泛存在于民间，从而构成神化普足禅师的信仰文化土壤。据记载，普足去世后，远近民众云集清水岩寺“瞻礼赞叹。越三日，神色不异，乡人乃运石甃塔，筑亭于岩后，刻木为像而事之。杨道落发为僧，奉承香火，信施不绝。”​[7]​可见，普足去世后，因其遗体神色如初，乡民们“乃运石甃塔”，视为“真身菩萨”​[8]​同时刻木像予以供奉。显然，是当地民间民众把这位近乎“传奇”的禅僧捧上神坛，而且很快就分灵建庙亦即“分身应供，现形食羹”。​[9]​
普足生前以祈雨扬名，成神后，民众很自然地会将这一特长作为神的主要职能。真德秀的《祈雨疏》再恰当不过地表达了这一顺乎自然的转化过程：“昔混迹世间，不惮曝身而救旱，今游神天壤，岂难翻手以为云。愿乘慈闵，立降滂沱。”​[10]​这里所引真德秀的话事实上反映了民间民众对普足禅师生前的信赖心理，到他死后则转化为崇拜心理。人们遇大旱很自然地要祈求这位真身菩萨，希望他在天之灵翻手为云，立降滂沱。
据记载，普足成神后不久，民众即向他祈祷雨旸，除了在清水岩寺进行外，其塑像亦有被请外出的。​[11]​说明，祈雨的范围由清水岩寺附近逐渐向外扩大。到了南宋其范围进一步扩大。淳熙年间，安溪县“缺雨，二麦虽已落土，萌芽焦枯”。​[12]​民众请出清水祖师神像祈雨；尤溪县大田保(P.11)“缺雨，种不落土。”​[13]​亦请出清水祖师神像祈雨，都获得如愿以偿。类似的记载尚不少，此不赘。
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则滋长求全心态。以这种心态造神，必然赋予神以更多的职能。在小农看来，既然是神，必然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因此，早在北宋末有关清水祖师的“神话传说”亦随即产生。据称：清水“岩旧有巨石当衢，往来患之，一夜转而道侧。妇女投宿者，岩前麻竹四裂，遂不敢入。”​[14]​显然，清水祖师已被说得神乎其神。于是，其神的职能也在悄然增多：能驱除瘟疫，为人治病。如隆兴二年，南安县崇仁乡焦坑保张廷斡两眼失明。其父往清水岩，“请水点洗”，未及月余，“遂获光明如故”。​[15]​乾道二年，惠安县安仁里“老幼时疾所苦，求请法水并香火前去保佑安宁。”​[16]​同年，南安县由凤里双坑等保“瘟疫流行，人民遭灾”。​[17]​民众请求清水祖师香火前去镇静乡闾及“请法水救治”。​[18]​都获得圆满的结果。而且还能消灭病虫害。如乾道九年，永春县始安里小边保苗稼为“虫蝗所伤”，请求香火前去，“安养镇静，维护乡井，果蒙感应”​[19]​。嘉定元年，泉州一带“蝗虫为孽，飞则腾空蔽日，下则苗稼无生，父老刘辅等率众恭迎圣像，行道袪禳，不三日而蝗虫灭除。”​[20]​此外，清水祖师还能袪耕牛的疾病等。一句话，“凡所祈求，无不答响”。​[21]​
显然，是民众把普足禅师神化，同时又是民众赋予他以全知全能。

三

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王朝对民间造神有禁止，有支持，态度不一。古代民间创造的神灵难以计数，如果不为中央王朝所认可，只能被视为淫祠淫祀，苦人存在就不具有合法性，只能自生自灭，其影响有限，反之，如果为中央王朝所认可并得到扶持，那么，其存在就具有合法性，而且能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宋朝对民间创造的神灵取宽容态度，有的甚至受到扶持。普足成神正是得到宋朝廷的扶持。
绍兴年间，清水岩寺父老姚添等以“本县亢旱，祈祷感应”，向朝廷请封。经官方派人体究，“委有灵绩，功及于民”，而敕封为“昭应大师”。​[22]​淳熙年间，安溪迪功郎政事仕林时彦等以“祈祷感应，有功于民”，请求褒奖。朝廷相继派人体究、核实，“昭应大师祈祷雨旸无不感应，委有(P.12)灵绩，功及于民”。“迁化之后，英灵如在，凡人有疾病，时有雨旸及盗贼之扰，随祷随应……父老等人，建立碑铭，具载灵绩，见在委有逐项惠利及民，非是泛常应验。”​[23]​因此，加封“昭应慈济大师”​[24]​庆元年间，福建转运司以“近日雨泽稍愆，……灵庆显迹有功”，“乞加封”。​[25]​朝廷因加封“昭应广惠慈济大师”​[26]​泉州地方官以“开禧三年九月后，少愆雨泽，就寺对神祠祈求，未获感应，至嘉定元年正月，迎请在州诸佛、诸庙神王就设坛祈祷，未有感应”后迎请清水祖师神像“为民祈雨，随即沾足”。泉州七邑俱得耕种以及消除蝗灾等。​[27]​经朝廷两次派人体究核实，“委有前项祈祷灵验，惠利及民”。因此加封“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28]​
从以上所述可知，宋朝廷对清水祖师信仰的认可并屡加封号，是根据普足禅师生前的事迹与殁后所表现的灵迹“有功于民”而确定的。儒家经典《礼记》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29]​归结到一点即有功于国有功于民。显然，在古代，民间造神是以此为导向赋予神以相应的职能，而中央王朝亦是通过上述儒家礼制中的“祭法”作为准则对民间创造的神进行认可并作为是否接纳入礼制祀典的准则。清水祖师信仰被官方接受正是合乎这一准则的。
由于清水祖师被接纳入祀典受到屡次册封，产生了极大社会效应。南宋的文献如是记载：自绍兴二十六年册封“‘昭应大师’续有所祈，感应尤著，再加‘慈济’二字，自后复显化如前，再加封‘广惠’二字，……及自三封之后，香火灵应，所加日广，惠利及民。”​[30]​这里说的是清水祖师经三次册封之后的社会影响。普足刚去世时被民众视为“真身菩萨”，此后，历160余年亦即经过四次册封之后，已被视为“古佛现身”。​[31]​“香火严奉，灵向益著，驱除灾情，能弭寇暴，灵应殊异”。​[32]​
总之，宋代禅宗与净、密融合，普足本人注重宗教践行，构成他殁后成神的基础；民间民众对普足的感戴与依赖心理成了将普足推向神坛的驱动力，而宋朝廷的认可与扶持不仅增强普足信仰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使之获得“该载祀典，即非淫祠”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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